
生产要素是不断演变的
历史范畴

从历史演变的规律看，生产
要素的具体形态随着经济发展
不断变迁。随着社会生产力的
发展，生产要素处在不断再生、
分化的过程中，每种生产要素的
地位和作用也在不断发生变化。
一些在生产过程中占据重要作
用的生产要素，在此后的生产过
程中作用逐渐降低，而另一些在
生产过程中只是起依附作用的
生产要素，逐渐上升为具有决定
地位的生产要素。

在农业经济时代，经济发展
的决定性生产要素是劳动和土
地，传统农业经济增长主要来源
于劳动和土地这两种生产要素
的增加。虽然在传统农业经济
中也有农耕工具等物质资本，但
它们主要是由农民自己生产，因
此在传统农耕时代，资本并非重
要的生产要素。

18世纪中叶，第一次工业革
命的爆发拉开了人类社会工业
化的序幕，使英国等资本主义国
家实现了由传统农业经济向工
业经济的转变。第一次工业革
命最重要的标志是蒸汽机的广
泛应用，“机械化”是其基本特
征。在工业经济时代，机器生产
取代了人力。因此机器设备这
一物质资本要素取代了土地和
劳动，在工业生产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资本”成为决定经济发展

最重要的生产要素。
19世纪下半叶，西方主要工

业国家爆发了第二次工业革命，
“电气化”是其基本特征。在第
二次工业革命的推动下，企业家
开始从普通工人中脱颖而出，

“管理”和企业家才能对企业的
盈亏起着日益重要的决定作用，

“管理”在资本之外成为一个独
立的生产要素，对生产发展起到
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二战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
国家兴起了第三次工业革命。
这次工业革命涌现出信息、新材
料、生物工程等一大批新技术。
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推动下，科
技成果从资本要素中独立出来
并能有偿转让，“技术”成为决定
经济发展的重要生产要素。

20世纪末期，数字革命随着
信息技术的发展悄然兴起。近
年来，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物
联网、云计算等新兴技术的发
展，数字要素成为经济发展的新
引擎。与数据相关的新业态、新
模式迅速崛起，它们为传统经济
注入新动能的同时，也加速推动
国民经济越来越“数字化”，“数
据”成为日益重要的生产要素。

数据要素是推动经济增
长的新引擎

数据要素作为数字经济最
核心的资源，具有可共享、可复
制、可无限供给等特点，这些特
点打破土地、资本等传统生产要

素有限供给对经济增长推动作
用的制约。与土地、资本等传统
生产要素相比，数据要素对推动
经济增长具有倍增效应。

降低经济运行成本。数字要
素市场可以通过降低搜寻成本、
复制成本、交通运输成本等降低
经济活动成本。数字要素市场有
助于消费者更容易购买到符合自
身偏好的商品，可以降低消费者
搜寻成本。虽然数据生产的固定
成本很高，但数字复制成本几乎
可以忽略不计，可以大大降低复
制成本。数字经济大幅度拉近商
品供需双方的距离，重塑本来受
距离约束的经济活动，大大节约
了交通运输成本。

提高经济运行效率。数字
经济可以依托数字技术，从国民
经济运行到自然资源利用，从宏
观经济运行到微观企业管理，一
切信息皆通过数字化技术，以数
据形式实时传输与处理，从而大
大提升经济运行效率。

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在数
字技术不断革新的基础上，通过
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的深度融
合，促进企业在精准营销、个性
定制、智能制造等方面的创新能
力不断被激发，引起产业在生产
模式、组织形态和价值分配领域
发生全面变革，不断提升产业链
和价值链，从而实现产业结构转
型升级。

提升政府治理效能。以新
一代信息技术为支撑，重塑政府

信息化技术框架，构建大数据驱
动的政府服务平台，政府部门通
过数据平台履行公共服务、共享
信息、舆情管理等职责，公共事
件的事前预警、事中反应和事后
处置等各个环节，均由数据和数
据智能来提供高效服务，从而不
断提升政府治理效能。

数据的生产、加工和利用，
不仅推动了经济社会各领域加
速变革，颠覆性地改变了人们生
产和生活方式，还使自身发展成
为一个庞大产业。统计显示，
2019 年我国数字经济总体规模
达到 35 万亿元，占 GDP 比重超
过三分之一。特别是新冠肺炎
疫情暴发后，数字平台在降低疫
情冲击方面体现出独特优势，在
物资流转、复工复产、稳定就业
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以在线
办公、医疗、教育、餐饮等为代表
的数字经济增长迅猛。比如，以
互联网医疗为代表的无接触式
医疗呈现爆发式增长，疫情期间
京东健康的日均在线问诊量达
到 10 万人次，阿里健康每小时
的咨询量近 3000人次。

加速释放数据要素市场
红利

虽然我国数据要素市场发
展迅速，但与土地、资本等传统
生产要素不同的是，数据是一种
新型生产要素，对于这一要素的
市场化配置规律的认识仍处于
探索期，在数据的产权界定、开

放共享、信息安全、数字基建等
方面都存在诸多有待探索的议
题。培育发展数据要素市场，加
速释放数据要素市场红利，要坚
持政府引导和市场机制相结合，
从以下方面着力推进：一是要明
晰数据要素产权界定。目前，我
国法律对数据产权的归属、类型
和结构界定规则仍然比较模糊。
要通过立法形式，从数据的收
集、挖掘、利用、共享和交易等环
节对数据产权进行认定，加快制
定数据产权界定的实施细则和
办法。二是要提升数据开放共
享水平。要加快打造政府经济
治理基础数据库，着力解决各机
构、各区域条块分割问题，形成
数据要素市场建设合力，实现区
域间和机构间共享数据要素。
三是要强化数据信息安全。海
量数据在收集、存储、流转和利
用过程中，容易受到非法势力攻
击和窃取，造成数据泄密。要积
极研发和推广防泄露、防窃取等
大数据保护技术，制定数据隐私
保护制度和安全审查制度，完善
数据分类分级安全保护制度。
四是要着力加强数字基础设施
建设。加快 5G 网络基站、大数
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等新型基础
设施建设，同时加大对传统基础
设施的数字化改造力度。

（来源：5月 12 日《光明日
报》作者：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
院教授、福建省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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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要素市场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戴双兴

当前全球经济增长乏
力，但数据作为生产要素的
重要作用日益凸显，以数字
经济为代表的新经济成为
经济增长新引擎。生产要
素是不断演变的历史范畴，
土地和劳动力是农业经济
时代重要的生产要素。工
业革命后，资本成为工业经
济时代重要的生产要素，并
且衍生出管理、技术等生产
要素。随着数字经济时代
的到来，数据要素成为经济
发展的新引擎。数据是新
的生产要素，是基础性资源
和战略性资源，也是重要生
产力。党的十九届四中全
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
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
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健全
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
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
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
定报酬的机制”，首次将数
据列为与劳动、资本、土地、
知识、技术、管理并列的生
产要素。中共中央国务院
颁布的《关于构建更加完善
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
制的意见》进一步提出，加
快培育数字要素市场，充分
挖掘数据要素价值。为此，
需要在了解生产要素演变
规律的基础上，认识数据作
为生产要素的重要意义，采
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推动数
据生产要素市场的有效发
展。


